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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话 ，是 当 今最简便 、最普
及的 通 讯 工 具 。虽 然 ，电 话 伴
随着 时 代 的 进 步 ，已 逐 步 进 入
个人家庭 ，但机关 、企事业单位
的“公费 电话 ”仍居绝 大 多数 。
正因 为 这 些 电 话 姓 “公”，便 又
成了 某 些 人 损 公 利 己 ，占 公家
便宜 的 另 一 手段 。由 此 ，公 费
电话费用成了某些单位又一沉
重的包袱 。

汉中 地 区 某 家 公 司 ，因 为
与外 地 不 少 单 位 有业 务 往 来 ，
为方便联 系 ，迅速沟通信 息 ，办
理了 长途 电话手续 。岂料这一

“ 挂 号”，便 使 长 途 电 话 费 用
直线 上 升 ，每 月 由 原 来 的 近
千元 ，一 下 子 猛 增 到4000多
元。经 理 派 人 查 询 ，业 务 电
话费 仅 占 30%，其 余 却 难 相
尽核查 。可有一 点能说 明 些
问题 ，那 就是 通 话 对 方 与 本
公司 的业务毫不沾边 。经理
无奈 ，只 有 咬 咬 牙撤销 了 记
帐号 码 ，这 虽 减 少 了 电 话 费
用，但正 常 的 业 务 电 话 上 邮
局了 。

按理 ，在 邮 局 的 长 途 电
话记 帐 号 码 ，应 有 一 定 的 保
密程 度 。可 目 下 许 多 单 位
“ 号码”，往往被人 “盗窃”；某
些人 不仅 自 己 私 用 方 便 ，还
向自 己 的 熟人 、亲戚借用 ，至
使“私话 ”用 公费的现象越来
越多 。汉 中 市 自 从程控电话
开通 后 ，这 种 情 况 更 是 有 增
无减 ，使 一 些 单 位 出 现 了 电
话费用 扶摇 直 上 ，难 以 承 付
的尴尬局面 。汉 中 的 一家工
厂，经济效益本来就不太好 ，
可每 月 就 要 支 付 三 、四 千 元
的电 话 费 ，一 年 就 有 四 万 多
元被 “话 ”消 费 。假若 这笔费
用用 在 “公 事 ”上 ，当 然 能起
不小 的 作 用 。可 一 查 询 ，竟
有50%以 上 的 费 用 被 私 耗
用。在日 常工作 中 我们不乏
见到 某 些 人 ，他 们 一 拿起 单
位的 电话筒就毫不计较时间
长短 ，通话的距 离远近 ，一会
儿天 津 ，一 会 儿 武 汉 、重 庆 ，
天南海 北 ，接连 不断 ，没完没
了；有 的在 电话上 胡拉乱扯 ，
一打就是十 几分钟 ，把“公费
电话 ”当 成了 走亲访友 、聊天
说笑 的 工 具 ；还 有 的 居 然 在
电话 中 谈情说爱……。在他
们的 通 话 中 ，几 乎 没 有 多 少

“ 公 话 ”而 言 ；他 们 为 了 自 己 方
便，但 丝 毫 没 有 想 过 花 单 位钱
是否心疼 ？

面对 “公费 电话 ”的 高 昂开
支，许 多 单 位便煞费苦心 ，想方
设法 减 少 “经 济 损 失”。于 是 ，
“ 铁将军把 门 ”便应运而生 。走
进一些 单位 ，你会惊奇地发现 ，
一只 牢 固 的 铁 盒 或 木 盒 ，封 死
了电话 的按钮或转盘 ，一把铁
锁锁在 盒上 。要打 电话 ，必须
找人 开 锁 。这 种 “管 理 办
法”，确实减少了开 支 ，可人
们感 到很不方便 ，因而引 起了
人们众 多 非议 。他们认为这种
办法 “锁”住了信息 ，是愚昧
的消 极 管 理 ；更 有 一 些 人 提
出，假若把 电话这样 “锁”下
去，遇到急救 ，火灾或突发事
故，岂不会遭到比 电话费更 多
的经济损失 。

的确 ，电话应该要发挥它
四通八达 的 活跃功能 ，可被某
些人害得深陷 “宫 中”，无法
伸展 。它 能 不 悲 哀 “哭 泣 ”
吗？

既然 “公费 电话”不堪负
重，又 不 能 上 锁 ，还 要 堵 住

“ 公费”“私用 ”的漏洞 ，那
该如何 “解放 电 话”呢？据行
家们说 ，解决这个问题也并不
复杂 ，也不太困难 。如果在 电
话旁安 上 “计时器”，就能较
为准确地算出通话时间 ，然后
按时收费 ；若是 “公话”，也
照样办事 ，开 出 收费凭证 ，通
话人写明用 途 ，再行核销 ，还
可将 电话费用 纳入办公费范 围
进行奖 惩 。这些办法 ，对管好
电话，减少不必要的费用 亦有
一定 益处 ，不妨一试 。至于在
打电 话时长话短叙 ，尽量减话
次，是起码常识 ，不再赘述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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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家都来“炒—炒 ”
安武林

时下 ，国 人 皆 酷 爱 “炒 业”。市 场 经 济给
炒业 提供 了 广 阔 的 天地 ，而 炒 业 资 源 又 颇 为 丰
富，前 景 看 好 ，所 以 有 志 之 士 无 不 踊 跃前 去 炒
他一 炒 。国 人愈炒愈 烈 ，炒 术 愈 来 愈 高 明 。审
时度 势 ，随 心所欲 ，游 刃 有 余 的 炒 者 ，是 炒 业
者中 的 至 高 境界 ，堪 为 大 家 风 范 所 为 。奈 何 尚
有一 批丧 心 病 狂 的 炒 者 ，却 丧 失 理 智 ，不 管 天
王老 子 ，爹 爱 娘 亲 ，只 要 能 炒 出 油 水 来 ，照 炒
不误 。大 概 在 所 有 行 业 中 ，炒 业 是 最 兴 旺 发 达
的。去 炒 业 参 观 一 趟 ，准 教 你 触 目 惊 心 ，耳 热
心跳 。因 为 炒 业 是人生 最 为 壮 烈 的 景 观 。

炒股 炒 出 了 个 杨 百 万 ，堪 称 股 民 中 的 豪
杰。风 闻 该 人炒 到 佳境之 时 ，仍 不 能 忘 俭 朴 本
色。炒 来 炒去 ，仍 是 堂 堂 杨 百 万 ，令 人折服 。
炒股 须 得 一 身 胆识 ，除 了 冒 险精神 外 ，其 火 候
把握 得 要恰到 好 处 。但炒 “8888”者 ，乃 一 本

万利 生 意 。说 白
了，国 人谁 不 愿 有
个好运 气 ，吉 祥如
意，潇 洒 走 一 回 ，
此生 也 不 枉 活过 。

怎奈 “8888”仅一
串数 字 ，不 是 普 渡 众 生 的 观 音 ，挂 上 这 个 照
牌，难 保 车 祸 找你 的 晦 气 。既便 有 了 这个 电 话
号码 ，难保线 路忙忙忙 ，亲 人 的 不 幸 与 灾 难 ，
也得借你这根线 路抵达 。目 前 ，发 发 发 有 所 回
落，行 情 不 妙 。现 在 报界玩 命炒 星 。一 来 市 场
销路 好 ，二 来 可 以 得 到 星 们 的 光辉 照 耀 ，也好
提高 身 价 ，此 乃 现 实 主 义 者 的 炒 法 。无 奈 星 有
星的 规格 ，运行规律 ，有 的 是 流 星 ，有 的 是 恒
星，所 以 报界 的 眼 睛 睁 的 格 外 明 亮 ，紧 密 关 注
星族 的 新 动 向 。一 大批 准 记 者 ，准 作 家 ，眼 上
大粘 其 光 。市 场 经 济 使 人们 懂 得 了 同 舟 共济 的
深刻 的 含义 。于 是 乎 ，老 子 炒 儿 子 ，儿 子 炒妻
子，大 家 彼此相 互 炒 一 炒 ，无伤 大 雅 ，炒 出 利
益来 大 家 共 享 。如 果 看 看 杂 志 上 女 士 们 的 征婚
广告 ，你 会 发现 那 才 叫 炒 得 绝 妙 ，能 把本 姑娘
炒到 国 外 者 优 先 。你 不 能 不 说这是 国 际 水平 。

炒业 虽 然兴旺 ，但 并 不 是什 么 都

能炒 的 ，比如 说 官 司 ，无名 之 辈

是炒 不 着 的 ，唯有星级 的 名人才
能炒 。一场音 乐 会 ，一部 片 子 能
炒多 少 ？名 人炒 一 场 官 司 又 能
炒多 少 ？所 以 名 人 身 体上 某 处
有一 痣 是说 不 得的 ，一 捅 出 去名
人就 有 官 司 炒 了 。一 边 愤 然 慨
然在 法庭上 口 口 声 声 要 求正名 ，
一边 暗 自 窃 喜 。钱能正名 吗 ？
钱正是一 剂 良 药 ，人世 百 病 皆 可 医 吗 ？巩女士一 笑
炒百 万 之 巨 ，可 谓炒林之 秀 ，并 非人人的 笑都具此
魅力 。一 大批老作 家 ，老 艺 术 家 “散淡 ”时 ，江苏盐
城却 有6万之众弄墨炒文章 ，炒得报刊们 的 大 编 目
瞪口 呆 ，炒 出 了 时 势造 英雄的 壮举 。

炒业 业 已 欣欣 向 荣 ，但有许 多 空 白 仍 等炒者

们去炒 。
一位老 艺 术

家沉 痛 地 说 ：连
中央 电 视 台 这样
国家 级 的 联 欢 晚
会，也 极 少 能 推

出高 品 位 的 节 目 来 ，实 在 教人 痛 心。“中 国 心”，
“ 一 把 火”，“三 百 六 十 五 里 路”，“鲁 冰花 ”能 算 中
央电 视 台 炒 出 来 的 么 ？非 也 。连我们 五 六 岁 的
孩子 都 在炒 “水手 ”的 时候 ，国 人在炒什 么呢？像
雾像 雨 又 像风 ，真心 实 意过一 生 ，寂 寞 的 眼 ，慢慢
地陪 着 你走 ，让人欢喜让人忧……台 港 的 星们真
会炒 ，偌大 一 个 中 国 被炒 得 天 翻 地 覆 ，我 们 的 西
北风 东 南 风 却 悄 悄 退 出 炒 市 。我 们 的 历 史有 多
少虚 假？我们 的 文 化 有 多 少 自 欺？没 有 人敢 冒
险一 炒 。人 口 众 多 ，地 大 物 博 的 壮 语 失 落 了 ，人
们看 到 显 而 易 见 的 事 实 ，却炒 不 出 国 人的 潇 洒 和
豪情 。炒得欢喜 ，炒得无奈 ，炒得道德苍 白 ，炒得
人情 淡 漠 。其 实 ，国 人 的 一 颗 心被 炒 得 空 空 荡
荡，却 没 有 人炒 一 炒 心 。愿 大 家 都 来 “炒 一 炒”，
炒出 国 人 的 自 信 、自 爱 、自 尊 、自 豪 ，炒 出 泱泱 大
国的风格 和 辉煌 。

爱情 与 亲 情 （ 散 文 ）

张城 蓉

爱情是人间最激动人心的
感情 ，亲 情却是人间最深 刻的
感情 。

爱情有时就象 人 身 上 的衣
服，兼具实用 与装饰 。有它人
更美 丽 ，没它也能活 。亲情好
比人 身 上 的骨 肉 ，终生不能分
离。

常常觉得爱情是上帝为了
人类 的延续而虚构 的幻觉 ，借
助于幻 觉作用 使 男 女 结合 。一
旦幻 觉 消失 ，男女双方 已 有 了
血肉 纽带，再借助于这条 纽带
将他们终生联结 。因 此 ，想要
挣脱这条纽带 的 人就得经受撕
心之痛 。

即使 是 最 真 挚 的 爱 情 中
也包 含 了 虚 荣 的 成 分 。爱 你
如花 似 玉 ，一 旦 花 谢 珠 黄 ，
爱也 就 长 了 翅 膀 ；爱 你 精 神
潇洒 ，假 如 你 断 了 一 条 腿 ，
潇洒 不 起 来 了 ，爱 也 就 悄 然
变质 。顶 好 的 还 留 一 份 同
情，而 同 情 本 质 上 就 是 一 种
对自 己 身 体 以 外 的 事 物 的 感
觉。因 此 ，爱 情 实 在 是 一 种
最不 牢 靠 、最 令 人 感 伤 的 东
西。

亲情 却 永 远 真 挚 而 牢 不
可破 。孩 子 又 黑 又 丑 ，父 母

却视 如 明 珠 ，怜 爱 倍 加 ；
孩子 断 了 胳 膊 ，父 母 只 恨
不能 把 自 己 的 胳 膊 锯 掉 。
纵使 岁 月 使 母 亲 变 得 萎
缩，使 女 儿 变 得 臃 肿 ，而
骨肉 之 情却 一 如从 前 。

也许 ，亲 情 是 保 证 人
类生 存 的 感 情 ，爱 情 却 是
促使 人 类 竞 争 、向 上 的 感
情。

大量 的 通 俗 歌 曲 都 在
喋喋 不 休 地 阐 述 爱 情 。

“ 我 看 你 像 云 、像 雾 又 像
风，”现 代 许 多 人 的 爱 情
感觉 就 是 这 样 ，虚 幻 、飘
渺、多 变 ，抓 不 牢 。

这并 不 是 说 爱 情 不 伟
大，而 是 说 伟 大 的 爱 情 十
分稀 少 ，所 以 人 类 才 永 恒
地讴 歌 坚 贞 、崇 高 的 爱
情，歌 颂 真 爱 中 无 私 奉 献
的精 神 。实 质 上 ，这 种 真
正的 爱 情 已 经 超 越 了 人 类
自私 的 本 性 ，升 华 为 深 刻

的亲 情 。
从莎 士 比 亚 戏 剧 中 的 罗

密欧 与 朱 丽 叶 ，到 中 国 戏 剧
中的 梁 山 伯 与 祝 英 台 ，从 英
国诗 人 白 朗 宁 夫 妇 到 中 国 的
吴晗 夫 妇 ……在 有 人 类 生 存
的每 一 个 角 落 ，都 存 在 令 人
潸然 泪 下 的 爱 情 神 话 和 爱 情
真实 。

一位 很 木 讷 、不 善 言 词
的丈 夫 给 在 外 地 读 书 的 妻 子
写信 ，通 篇 都 谈 家 事 ，末 尾
却写 了 一 句：“天 塌 下 来 女
娲补 ，心缺 一 块 无 法补。”

这句 不 急 不 慢 的 话 是 那
么深 刻 、感 人 。在 这 里 ，妻
已成 了 他 生 命 的 一 部 分 ，心
脏的 一 部 分 ，血 肉 相 连 ，不
可缺少 ，不可 替代 。

这就 是 爱 情 向 亲 情 的 转
化。至 此 ，爱 情 才 升 华 到 了
它的 顶 峰 ，成 为 一 种 高 贵
的、只 有 人 才 会 具 有 的 感
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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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重 的 渴 慕 ，总 是 在 宝
塔山 上 独 特 的 窑 洞 间 留 连 忘
返……

白云 ，将真 挚 的 问 候 带
到了 名 闻 世 界 的 杨 家 岭 。延
安革 命 博物 馆 昂 起 睿 智 的 额
头，在 永 恒 的 历 史 面 前 庄 重
地矗 立 着 ，伟 人 们 简 单 朴 素
的旧 居 ，放 射 出 壮
丽与辉煌 。

天和 地 ，律 动
着高 亢 的 诗 韵 。

总有 比 金 子 更
亮的 语 言 在 周 身 闪
动，激 情 比 草 根 埋
藏得更 深 更深 。

我，不 愿 打 破
宝塔 山 宁 静 的 氛
围，唯 有 心 中 的 敬
仰卷 起 翻 腾 的 思 绪

在我 栖 身 的 小
城里 ，每 天 都 可 看
到一 浪 叠 一 浪 的 时
装新 潮 ，但 怎 比 得
上延 安 的 山 丹 丹 那
天然 的 风 韵？每
天都 能 触 到 一 罐 挤
一罐 、不 可 胜 数 的 香 甜 饮
料，可 怎 比 得 上 延 河 水 那 独
到的 清冽？

许多 许 多 极 舒 展 的 扬 柳
和极 茂 盛 的 青 草 ，在 沟 沟 壑
壑中 流 动 着 坚 韧 不 拔 的 情
致。

一抹 清 云 ，吻 着 擎 天 的
树冠 。

每当夜深人静，我总 感
觉到 一 队 队 背 着 粮 草 弹 药 的
赤卫 队 员 ，正 在 崖 畔 小 憩 。

笑，瀑 布 般 流 泻 下 来 ，融 人
沙家 店 “隆隆”的炮 声 ；

总感 觉 到 一 列 列 头 戴 八
角帽 肩 扛 枪 刺 的 红 军 战 士 ，
沿着 山 路 疾 进 。踏 碎 的 星
光，直 铺 上 东 渡 黄 河 的 桅
帆。

隐隐 地 ，伴 着 吱 吱 呀 呀
的纺 车 ，飘 来 年 轻
婆姨 们 “绣 金 匾 ”
的甜 美 曲 调 儿……

哦，延 安 ！想
你的 时 候 ，总 看 到
百面 红 旗 、千 匹 战
马、万 杆 梭 镖 从 村
村寨 寨 沟 沟 壑 壑 涌
出来 涌 出 来 ，在 弯
弯曲 曲 的 小 路 上 川
道里 ，组 成 浩 浩 荡
荡的 长 龙 ，在 飞
旋，在 升 腾 ，令 星
星之 火 在 暗 夜 中 挥
动闪 电 炸 响 霹 雳 ，
燃成 遍 山 遍 野 轰 然
冲天 的 烈 焰……

白色 的 鸽 子 ，
正收 获 霜 叶 的 美
丽；

鼓涨 的 果 实 ，正 收 获 黄
土地 的 真 诚 ；

古老 而 年 轻 的 太 阳 ，正
在收 获 一 天 的 旅 程 ，还 要 构
思今 夜 的 梦 境 ，规 划 明 日 灿
烂的 憧憬……

漫步 在 延 河 边 宽 阔 的 林
荫道 上 ，就 会 有 许 多 许 多 青
松翠 竹 、流 泉 飞 瀑 在 心 田 里
繁衍 ，生 长 出 许 多 许 多 庄 严
的神 圣 ，并 能 听 到 向 上 拔 节
的音 韵 …

相枣
（散文）

猴稳贤

家乡 临潼 ，还有一种特产与
石榴齐名 ，那就是相枣 。

吐鲁 番 的 葡 萄 ，烟 台 的 苹
果，镇安的核桃 ，临潼的石榴 ，皆
因所在之处山 孕水润 ，才成珍物
妙品 ，相枣亦然 。

相枣 因 出 产于相桥镇旁边
的石川 河两岸而得名 。石川 河
从铜川一带的林泉幽壑中流出 ，
经耀县 、富平及临潼的相桥到交
口汇人渭河 。此水横穿渭 北 高
原却洁身 自 好 ，不带一星儿黄土
泥沙 ，一川拳头大的鹅卵石为底 ，
水质 清 爽 甜 美 ，当 地 人 又 叫 清
河。这石川河的灵气秀气 ，不滋
桃，不毓李 ，单单钟情于枣 ，它化
而为天岚地气 ，朝雾晚露 ，浸润得
两岸的枣儿水灵灵 ，红艳艳 ，个大
皮薄肉厚 ，特别甜 ，特别脆 ，很早
就远近有名。“临潼的石榴相桥
的枣 ，放到嘴里不用咬”，这民谣
不知传了多少代了 。

我家不在石川河边 ，但母亲
总是说 ，我是吃相枣长大的 。现
在细想起来 ，确乎如此 。小时候 ，
我们村里只有林贵爷家前院那棵
枣树上结的枣最好吃 ，每到秋天 ，
他家是我们最爱玩的地方 ，每每
是，等我们几个常去的孩子到齐
了，林贵爷便双手握住树身子用
劲摇 ，红红的枣儿哔哩叭啦落得
满地都是 ，我们争着抢着 ，老人坐

在一旁迷着眼睛 笑 。枣可 以生
吃，也可以熟吃 ，或烧或蒸或煮 ，
味道均佳 。这几种吃法 ，都是那
时在林贵爷家里学会的 。

桃三杏四梨五年 ，枣树当年
能卖钱 ，但林贵爷家的枣从来没
有卖过 ，似乎这树是专为我们这
些馋嘴猫儿栽的 。

这猜想并没有错 。
林贵爷是个孤老头 。听母亲

说，他有过一个儿子 ，十七岁被国
民党 抓 了 壮 丁 ，把 命 撂在 外头
了。还有一个女儿 ，已经出嫁 ，婆
家在相桥镇旁边的河滩里 ，没有
土地 ，靠三分枣园糊 口 。枣园常
遭地痞土匪明抢暗偷 ，一年卖不
了几个钱 ，日 子过得很苦 。林贵
爷一个人过 日 子 ，孤孤单单 ，也很
苦。他想叫女儿女婿搬来和 自 己
同住 ，但族人硬是不许 ，说是“嫁
出去的女 ，泼出去的水……”。林
贵爷的女儿无奈 ，只好把 自 己园
里一棵枣树移栽到娘家前院 ，借
以招引 村里的娃娃们 ，为孤独寂
寞的老人添一点乐趣 。这种生存
方式也够苦涩的 。但我们当时那
里知道这许多 ，只是眼巴 巴地瞅
着树枝 ，从只有扣子那么大的绿
蛋蛋一直吃到枣儿红透 。待到北
风起了 ，树叶落了 ，红枣完了 ，便
很少再去玩 ，把一棵光秃秃的空
树及比空树还要空的空寂留给林

贵爷一个人去咀嚼 。
去年秋天我回家看望父母 ，

有一天到相桥办点事 ，想买些枣
带回 家 。出 西街 口 ，下 一个 大
坡，便是石川 河了 。溯 流而上 ，
两岸枣林连片 ，红枣满天 ，不时
有熟透的红枣掉下来 ，砸在头上
背上 。枣林里东一堆西一片 ，有
刚摘下的 ，也有已经晒到六七成
的。“日 颗曝干红 玉软 ，风枝牵
动绿罗鲜”，好一派枣 乡 风光 ！

兴冲冲东瞅西看 ，忽然撞在
一根橡皮筋上 。跳橡皮筋的是
个十多 岁 的女孩 ，旁边有位灰 白
头发 的老大娘 正坐在一堆鲜枣
前忙碌着 。枣堆 后边是三 间新
瓦房 ，电 视 天 线 高 傲地站 在 房
顶。和老人交谈 ，才知她就是林
贵爷的女儿 ，我的姑姑 。见是娘
家村 里 人 ，姑 姑 眉 梢 眼 角 都 是
笑，忙忙地走进屋 里 ，忙忙地端
出一大盘上好的红枣让我吃 ，说
这是从树向 阳的那一面摘下的 ，
特别甜 。一会儿 ，来了个三十多
岁的农民 ，妈妈长妈妈短叫得挺
亲热 。姑 姑 说 这 是 她 的 二 女
婿。姑姑没有儿子 ，只有两个女
儿，但新旧社会不同了 ，她给二女
儿招了个上门女婿 ，那个小姑娘
便是她的孙女 ，一家人在这枣林
深处共享天伦之乐 。姑姑的二女
婿刚刚送走两位从山西来贩枣的
客商 ，还要给镇上的供销社再送
去三百斤鲜枣 ，那合同是早就签
好了的 。看得出 ，她们的枣园挺
兴旺 ，她们的 日子挺红火 。

我是吃相枣长大的 ，但今天
才真正尝到了它的甜处 。把心 献 给 矿 工

——陈 文 野 的 文 学 创 作 之 路
王萌

1992年 7月 ，一 本 诗 歌 散文 集 《七 色 阳 光 》由 香 港 亚 洲 出
版社 出 版 发 行 。

作者 陈 文 野 ，本 名 陈 增 贤 ，中 国 作 家 协 会 陕 西 分 会 理
事，1948年 出 生 于 一 个 农 民 家 庭 ，工 作 后 在 煤 矿 当 过 掘 进 工

文野 从 小 爱 好 文 学 ，也 做 过 作 家 梦 。上 高 中 时 ，他 的 诗
就上 过 省报 。但 因 为 是 “老 三 届”，当 时 进 大 学 无 门 ，只 好接
过父 母 手 中 的 锄 头 、镐锹 ，去 种 地 了 。繁 重 而近 乎 原 始 的 劳
作，多 兄 弟 姊妹 家 庭 艰难 窘 迫 的 生 活 ，几 乎将 他 身 上 那 点毫
无遗 传 基 因 的 文 学 细胞 压 榨 殆尽 。

如果 说 ，农 村 生 活 造 就 了 陈 文 野 吃 苦 耐 劳 、坚韧 不 拔 的
品格 ，那 么 ，矿 山 生 活 则 赋 予 他 文 学 创 作 的 灵 性。22岁 那
年，他 招 工 来 到 了 煤矿 。社 会 化 大 生 产开 阔 了 他 的 视野 ，矿
工们 多 彩 的 人 生 以 及 顽 强 拼 搏 、无 私奉 献 的 精 神 ，时时 撞击
着他 的 心 胸 。他 忘 不 了 在 井 下 塌 方 、冒 顶 随 时 可 能 发 生 的
情况 下 ，老 师 傅 挺 身 而 出 ，把 自 己 挡 在 安 全 地 带 ；忘 不 了 那
么多 熟 悉 的 工 友 为 煤 炭 生 产 献 出 了 年 轻 的 生 命 ；也 忘 不 了
许许 多 多 以健康 为 代价 长 年 在 煤 尘 飞 扬 的 环境 中 默默 工 作
的矿 工 兄 弟……

由于 陈 文 野 一 参 加 工 作 就 在 煤 矿 生 产 一 线 当 掘 进 工 ，
当调 度 员 ，所 以 ，他 对 矿 工 ，对矿 山 有 着 深 切 的 了 解 和 特殊

感情 。渐 渐 地 ，他 感 到 有
一种 责任 ，这 就 是 为 矿 工
立传代 言 。

于是 ，在 矿 区 建 设 初
期那 简 陋 的 窑 洞 里 ，在 昏
暗的 油 灯 下 ，荆 笆 床 为
椅，衣 箱 为 桌 ，便 有 了 陈
文野 埋 头 写 作 的 身 影 。
他写 诗 ，也 写 散 文 ，名 字
频频 见 诸 报端 。

为此 ，他 倾 注 了 20多
年的 心 血 。头 发 急 剧 变
白，眼 镜 片 不 断 加 厚 ，人
看上 去 比 实 际 年 龄 老 了
许多 。但 他 有 个 最 大 的
欣慰 ，就 是 靠 自 己 努 力 在
文学 创 作 上 走 出 一 条 自
己的 路 。他 无 愧 于 养 育
自己 的 矿 山 ，也 无 愧 于 广
大的 矿 工 兄 弟 。

陈文 野 笔 下 的 矿 工
是真 实 感 人 的 ，他 们 有 时

很粗 鲁：“我 们 曾 为
找不 到 老 婆 窝 火 得
直想 骂 人 /也 曾 为
班长 派 活 不 公 而 咬
牙切 齿”。（《黑 奴 之
歌》）有 时 他 们 又 很

温柔：“阳 光 跳 荡 在 我 的 心 房
/ 像 妻 子 轻 抚 我 的 胸 膛 /也
许是 我 们过 多 地 失 去 了 阳 光
/ 如 今 才 爱 得 如 此 痴 狂”。

（ 《出 井 去 晒 太 阳》）他 写 矿 工
夫妻 间 的 感 情 也 很 细 腻：“她
来的 时 候 ，他 走 了 /二 十 挂 三
的小 妮 眼 眶 红 了 /一 年 只 有
这三 十 天 的 相 会 /他 怎 么 不
理解 女 人 的 心/他是 走 了 ，走
向深 深 的 矿 井/……她 想 着
他归 来 时/一 定 会 吻 她 ，因 为
/ 这 个 字 常 在 来 信 的 末 尾 /
和着 天 轮 、扇 风 机 的 一 片 交
响”。（《探 亲》）更 多 的 ，从 陈
文野 的 诗 中 可 以 看 到 矿 工 的
豪迈 情 怀 ：“沉 下 在 这 块 黑 土
地上 /纵 是 人 生 所 有 的 日 子
/ 永 远 不 会 出 现 七 彩 ，而/心
的燃烧 无 惧 地 唱 出 壮 音 /纵 然 前 面 倒 下 的 是 血 肉 之 躯 ，而 /
倒不 下 的 是 矿 工 的 灵 魂”。（《生 命 的 另 一 种 形 象 》）伴 随 着 煤
炭工 业 前 进 的 步 伐 ，陈 文 野 的 创 作 境 界 也 在 不 断 提 高 。他 以
凝重 的 笔 调 写矿 工 在 落 后 的 生 产 条 件 下 无奈 劳 动 的 情 景；“零
点八 米 厚 的 煤 层 /夹 着 一 群 有 生 命 的 肉 体 /夹 着 我 和 我 的
矿工 兄 弟 /趴 着 ，跪 着 /侧 身 ，仰 卧/变换 多 种 姿 式/膝 盖 骨
添了 一 层 厚 皮”；也 激 情 洋溢 地展 现矿 山 的 现代化生 产；“当 然
也有 /犁 着 两 米 厚 煤 层 的 综 机/站 着 ，按 动 电 钮 /像 水 手 泛
舟般 惬 意”。（《零 点 八 米 下 的 群 体》）。陕 西 省 作 家 协 会 副 主
席、诗 人 晓 雷 在 为 《七 色 阳 光 》作 的 序 中 这 样写 道：“这 些 和 着
锤凿 之 声 和 着 硝 烟 之 味 和 着 血 汗 和 着 生 命 凝 成 的 文 字 ，不 同
于我 们 过 去 司 空 见 惯 的 那 些 对 于 矿 区 生 活 的 浮 光 掠 影 的 摹
写，也 不 同 于 那 些 对 于 煤 矿 工 人 的 轻 飘 皮 相 的 絮 叨 。这 样 的
诗篇就像 矿 工 的 劳 动 本 身 一 样 ，已 经 透 过 生 活 外 部 的 地表 深
入到 岩 层 的 深 处 ，触着 了 那 深 藏 着 的 蕴 蓄 很 久 的 优 质煤 层。”
这是极 精 当 的 评 述 。

爱矿 工 ，写矿 工 ，这 已 是 陈 文 野 融进 血 液 的 终极 情 怀 。
陈文 野 ，貌 不 露 其雄 ，衣 不赶时兴 ，寡 言 多 思 ，一 天 大

部分 时 间 是 趴 在 桌 子 上 读 啊 写 的 ；使 人 不 由 地 想 起 牛 的 形
象。接 触 多 了 ，就会 发现 ，这个 身 居 官位 的 作 家 ，总 在 竭 力
将世俗 尘 嚣 关 在 心 灵 之 外 ，使 自 己 永 远 处 在 一个纯 净 的 大 境
界中 。只 有 在 这 种 境 界 中 ，他 才 能 用 心 灵 同 纯 朴的 矿 工 对
话，写 出 他 们 的 真 情 实 感 ；没 有 这 种 境 界 ，就 没 有 他 的 作
品。

刊头 设 计 /袁 贵 琦

本版 编 辑 /杨 乾 坤

读诗 （ 外 一 首 ） 宋红 莉

飘走了 一张张鲜艳的 日 历
抹平了 百十位诗家的风骨
终日 时光错位
无暇编织诗的 古典

而幽径浮动的 一 缕 暗香
引我步入唐人小巷
诗风酒气 饮我
一醉方休 淋淋漓漓

出塞 曲
请让我为你唱一首
年轻恋歌

不用遗忘了 的唐 人 旧 韵
高原喜逢春天

那长城外只有的 苍苍
不再悲凉
出塞的 调 子一转华 彩乐 章
黄沙绿树红房

而有人总是要一唱再唱
乡关何处
喧闹 的 城 市 里 我 找 不 到

方向
今宵 塞 外 家 乡

斗
春

马
保
林

如烟往事

再见 了 ，门 前那 口 井
慧敏

我家 门 前有一 口 井 。这是
一口 养 活 了 几代人的井 。听说
我爷爷 的 爷爷在世时就有它 。

记得小时候 ，那是三 月 的
一天 ，母亲和我拾柴 回家 ，坐
在门 口 的大槐树下喘 息 。娘问
我世界上什么路最长 ，我连猜
了几次 ，娘都说不对 。最后 ，
娘指着 门 前的井对我说：“世
界上 最 长 的 路 就 是 这 辘 轳 把
呀！孩子 ，别 看就是这么一个
小圈 ，可我们几辈子 人也摇不
到头。”娘 的话 ，我 当 时一点
儿也听不懂 。心里 一个劲地直
纳闷 ：就这么一个小 圈 圈 ，怎
么会摇不到头呢？我就不信 。

全村人和牲 口 的用 水都靠
这口 井 。我经常跟着娘去井台
边打水 。看着娘把水桶挂在铁
钩上 ，放下井去 ，那光亮的辘

轳把立即化作一道 白 弧 ，急速
地转动起来 ，听着 “扑嗵”一
声，知道桶挨着 水 了 ，看着母
亲用 那双粗糙的手抓住井绳使
劲摇一下 ，然后用 双 手抓住辘
轳把 ，躬下身子 ，一下一上地
摇着 ，那树枝般的暴起青筋 的
双手吃力地摇着 ，一会 儿 ，双
桶打满了 ，娘拿起扁担 ，斜着
身子 ，担上 两桶满水 ，颤悠悠
的。回 到家 ，母亲放下扁担 ，
揉着那扁担压痛的 肩 膀 ，我在
旁边看到了 ，就跑到井台前 ，
使劲地推着那辘轳 ，可是 ，那

“ 顽固 ”辘轳纹丝不动 ，我咬
着牙又跺 了 两脚 。

1981年我们村上开始修建
水塔 了 ，我高兴地跳了起来 ，
这下可走完 了那 “几辈子也摇
不到 头 的 路”了 。我 一 溜 小

跑，到了 家 ，把这特大喜讯告诉
了娘 。可是娘却淡淡地说 ：“从
那里 出 的 水 不 甜 ，咱 不 用 那 东
西。”我忿懑极了 ，为 了 表示对
母亲 的 不 满 ，第 二 天 早晨担 水
时，我藏 了 母亲 的扁担 ，娘叫 了
我两三遍 ，我都装作没听见 。当
我起来时 ，见娘用手提着一只水
桶，摇摇晃晃 ，大汗淋漓 ，我的眼
睛湿 润 了 ，急忙拿 出 扁担 ，帮娘
抬水 。后来 ，我才知道 ，是我错
怪了娘 ，娘那是没钱拉 自 来水管
呀！

1982年 四 月 的一天 ，是我
最难忘 的 日 子 。这天是我家 第
一次拉 上 了 自 来 水管的 、吃上
自来 水 的 日 子 ，娘早早地到院
里接 了 满 满 两 桶 水 ，准 备 做
饭。我看 见娘面带笑容 ，便故
意问：“娘 ，你不是说那里 出
的水没有井水甜么？”娘笑着
嗔怪道：“死 丫 头 ，就你鬼 ，
如今咱 庄 户 人家手头宽裕了 ，
自来 水 自 然就甜了。”

从此以 后 ，我家 门 前那默
默奉献了不知 多少年 的水井便
逐渐清闲 了起来 。井 口 上盖了
块大石头 ，一到饭时 ，人们尽
可以聚在老槐树下 ，坐在大石
头上 ，兴致勃勃地谈论着今年
的收成 ，明 年 的打算 ，不时地
爆发 出 一阵阵 朗 笑 ，那笑声 ，
久久地飘荡在槐树的 上空 。

摇不完的辘轳把总算摇完
了！

奉献了 几辈子 的 水井也该
休息 了 。可是 ，门 前那 口 井作
为中 国农村变化的历 史见证 ，
将永远铭记在我心 中 ！

再见了 ，门 前那 口 井 ！


